
中國人，去耶路撒冷 (4) 
 

不一樣的使命 
 
這是一個悔改的民族，卻不是一個得救的民族 
    就在猶太人宗教活動的中心 – 哭墻（也就是西墻）廣場上的一個角落裏，由象徵著
以色列各支派的十二個石礅圍成了一個圓圈，當中矗立著一塊墨黑色的大理石碑，上面
篆刻的第一句話就是：”Jehovah never left the Western Wall”  (耶和華從未離開過西
墻) 。 
 
看到他們的宗教宣言，我無法不去想，他們什麽時候才能離開西墻，來到十字架面前，
認主歸宗呢？如果有一天能夠看到他們不是在哭墻下，而是在十字架前面流淚悔改，那
將是一种多麽令人歡欣跳躍的榮耀之景啊。彼時彼景，你能想像得到天父和主耶穌的心
會有什麽樣的滿足嗎？ 
 
贖罪日的那天，我在哭墻下面好奇地望著那些似曾相識卻不相知的人們，對他們的敬拜
禱告，流淚哭泣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忽然，在我的心裏傳來了一個聲音：“這是一
個悔改的民族，卻不是一個得救的民族。” 不知道爲什麽，聽到這個聲音后，我與身旁
的猶太人竟不由自主地一起痛哭起來。 
 
他們哭的是，神所應許的彌賽亞，爲什麽還沒有來到，拯救他們脫離世上的苦難；我哭
的是，彌賽亞已經來到，可是他們卻還沒有從罪惡和苦難中得釋放。在神的家中，他們
是一群迷失的羊，四處在尋找回家的路；他們是一群孤獨的羊，多麽渴望來自父家的愛
情，來自親情的溫馨和安慰。 
 
我仿佛在異國他鄉突然看見了自己失散多年，音信諳無的親哥哥。小的時候，他常常教
導我，呵護我，保護我，陪我玩耍……他是我童年的驕傲和自豪。忽然有一天，在一些
窮困潦倒，餐風露宿的人群中發現了他，伸出一雙乞討的手，竟然完全不認識我…… 
不管他曾經走過什麽樣的錯路，不管他曾經做過什麽樣的錯事，也不管他爲什麽今天會
淪落到這個地步，他仍舊是我的大哥，他仍舊是我的骨，我的肉，我的血。這種遭遇怎
麽可能不讓人心碎，不催人淚下呢？ 
 
我立刻就體會到，當初約瑟看到自己的同胞骨肉時，為什麽要轉身大哭。 
 
自從以色列人因著悖逆的緣故，被迫離開故土，遷移他鄉。在陌生的土地上，在陌生的
人中間，他們游離失所，四處漂泊，歷經滄桑。幾乎在西方歷史的每一次變故中，他們
常常成爲無辜的受害者，被藐視，被迫害，被驅離，被殘殺。在世界各民族中，他們所



經歷的苦難是極其罕見的。 
 
然而，在神全能的保守下，這個民族沒有消失沒有滅亡，對彌賽亞的盼望依然是他們這
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和信仰核心。神對這個民族的揀選永不後悔，神對這個民族的應許也
沒有褪色。他們不再崇拜異邦異國的偶像，他們不再隨波逐流。  隨地隨在，他們建立
會所，呼籲民衆，恪守律法。但願他們能夠明白，律法之下的悔改是無法稱義的悔改，
哭墻之下的呼求是沒有指望的呼求。他們苦苦期盼的彌賽亞，已經擦肩而過了。 
 
當我在哭墻下無法控制自己，失聲哭泣時，周遭的猶太人向我投來詫異的目光，他們不
明白一個外國人爲什麽會跑到這裡和他們一起哭泣。有一位少年人悄悄地走過來，問
我：“Are you a Jew?” (你是猶太人嗎？) 
 
回首往事，我多麽希望這位年輕的朋友能聽到我所聽到的，能得著我所得著的啊。可在
當時，我卻茫然地回答：“No?” 
有時候，我多麽希望自己真的是一個猶太人啊。 
時至今日，那個哭墻下的聲音仍然在我的心裏激蕩著，使我不得安寧。 
 
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羅 11:24） 
 上帝按著祂榮耀的旨意，將救恩之根栽種在猶太人中，藉此使人類的靈魂得救。使
徒保羅在羅馬書裏生動的描述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得救的經過和神的旨意。“若有幾根
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你就不向舊枝子誇口；
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羅 11:17-18） 
 可惜的是在教會發展的歷史中，常有被嫁接的枝子“向舊枝子誇口”。忘記了自己屬
靈的根是猶太人，而且直到今天，我們仍靠著這本樹的根吸取一切生命成長的養分。請
問聖經裏的六十六卷書，有幾卷書不是出自猶太人的？ 
世界上有哪一個農夫爲了嫁接，把本樹的根挖掘出來，好使野樹的枝子得以存活？要想
使樹木茂盛，碩果磊磊，本樹的根是不動的。與地土相依爲命的農夫有一句俗話：“人
挪人活，樹挪樹死。” 
 
悠悠二千年過去了，這本樹的根如今在哪裏呢？那被折下來的舊枝子還在麽？他們又在
哪裏呢？上帝還紀念與他們所立的約嗎？ 
“…他們若不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為 神能夠把他們重新接上。你是從那天生的
野橄欖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好橄欖上，何況這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
呢！”（羅 11:23-24） 
 況且不但要接在本樹上，而且要全部接在本樹上！因爲“……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
滿了，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羅 11:25-26） 
上帝什麽時候曾指著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說：“你們的全家都要得救”？無論我們
的感覺如何，以色列民族是世界上唯一的“全家都要得救”的民族。這是全能的父神與他
們所立的約，“因為 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 11:29)”願神的恩賜與選召再
次向以色列人顯明，同時也向全世界的教會顯明。特別是向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顯明，
顯明因祂永不改變的愛所立的約，顯明因祂永不改變的愛所托付的使命。 



 
上帝用祂的大愛和公義差遣猶太人的宣教士使我們這些“野橄欖”枝子與祂連接；如今我
們這些已經蒙恩得救的“枝子們”，能看著尚未得救的“本樹的枝子”，而無動於衷嗎？ 
有時候我覺得，願不願意向以色列人宣教首先是個良心問題。 
 
過去父神藉著本樹的枝子，把我們這些外邦人嫁接在本樹上；今天那些被折下來的枝子
並沒有被神廢棄，而且上帝定意要把他們重新接囘到本樹上去。 
然而，好橄欖樹根不可能自然而然的長出野橄欖枝子。同樣，已經被砍下來的本樹的枝
子也不可能自然而然的接囘在本樹。 
有誰願意來嫁接呢？ 誰是主人所差遣的工人呢？ 
 
以色列人的中國情結 
 這次在以色列滯留的期間，以色列人對華人的態度真讓我感到意外。也許在世界許
多地方，我們華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都會或多或少地感到一些歧視。我的體驗是，種族優
越和種族歧視在以色列人中也同樣存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華人是個例外。 
  
二戰之前，數万猶太人來到中國各地避難。在那個反猶排猶滅猶的年代裏，在全世界，
唯獨中國這個大國沒有這樣做。在兵荒馬亂之際，這批猶太人反而在遙遠的中國找到了
避難所，得以死裏逃生。二戰後，散居在各地的猶太人陸續來到以色列，建立家園。在
當今的以色列，掌控政治，軍事，經濟和宗教大權的精英中間，不乏從中囯而來的當事
者。這一段歷史大多數中國人早已忘記了，但老一輩的猶太人仍然記憶猶新。他們是一
個感恩的民族。 
  
其實，當地的阿拉伯人對中國人也頗有好感。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彼此都沒有得罪，
而且印象很好。一位阿拉伯人（出租車司機）對我說：“We all like China. China is great.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The whole world is made in China.”(我們都喜歡中國。中
國了不起。都是中國造的，全世界都是中國造的。) 
 
贖罪日的當夜，我需要獨自步行三四個小時走囘旅店，半夜三更，加上時局不穩，不免
為自己的安全擔心。當我詢問一位全副武裝的士兵時，他先是堅決反對，然後看了我一
下，問：“你是哪裏人？” 
“中國人。” 
“那就沒問題了，沒人會傷害你的。”他回答得很肯定。 
 
在耶路撒冷貿易中心（Jerusalem Mall）的一個洗手間外，由於人多位少，大家都在安
靜等待，順便我和他們聊了幾句。輪到我的時候，一位年輕人急沖沖地跑到我的前面，
要搶先進入。 旁邊一位穿軍裝的趕緊上前，用希伯來語與他交談，並用手指了指我。
隨後，那位年輕人退出來，並向我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中國人，您先請。” 
當我迷路的時候，多半會有人陪著我走到目的地。當我對解答仍不明白時，對方一定會
找另外一個人繼續解答，直到滿意爲止。 
 



兩度訪華的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曾說：“中國對我來說不只是另外一個國家而
已，也是我家庭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向記者展示了書房裏的一張照片，那是他父
母上世紀 30 年代在哈爾濱的合影。奧爾默特說：“中國接待了我父母，他們在中國長大、
接受教育，他們說中文。所以我有中國背景，我從他們那兒繼承了中國文化。作為一個
在以色列長大的孩子，中國是我最早的記憶之一。這次訪問中國，在一定意義上說，也
是回家。”當他站在祖父母墓前，“他的眼眶裏噙著淚花，但強忍著不讓眼淚流出來。”
奧爾默特告訴在場的人，中國是最善待猶太人的國家，而他能為中國做的卻不多。  
 
在以色列，當年猶太人在中國的避難史，是写進教科書裡的，甚至写进了他們的族谱家
史！ 
  在以色列，有一個纪念碑：“中國人，我们不會忘记你們的恩！”  
 
如果說上帝爲以色列人的得救在歷史的長河裏留下了一個特定的時間； 
那麽上帝有沒有為中國人在以色列人的心裏預備了一個特殊的空間呢？ 
 如果有的話，那麽上帝爲什麽要這樣做呢？爲什麽單單把中國人如此這般地放在以
色列人的心裏面呢?！ 
 反過來說，在我們華人教會的心裏，是否也有一個特殊的空間，是留給主耶穌肉身
的同胞骨肉，以色列人呢？ 
 
不同的聲音 
也許我們華人教會並沒有像許多西方人那樣敵視，仇視或輕視猶太人，但在我們的救主
基督耶穌面前，我們能說未曾忽視過他們嗎？ 
 
從以色列回來以後，當我向周遭的人傳講自己的領受，特別是關於在我們華人教會的心
裏應該對以色列人有一份特別的負擔時，招來的往往是當頭一棒。諷刺，譏笑，質疑，
冷漠幾乎淹沒了我。每當我向周圍的人宣講我們應當向以色列人傳福音，我發現自己是
孤立的，甚至是孤獨的。我是個很軟弱的人，我選擇的是沉默。或許神的剛強要在軟弱
人身上顯得更加完全，我選擇的是打破這個沉默。 
冷漠並不是罪人的特質，冷漠是罪人與罪人之間的特質。 
 
當我試圖談及以色列，大多數人感興趣的是我在那裏所經歷的趣聞軼事。至於以色列得
救與華人教會之間的關係，回應往往是冷淡的。事不關己，敷衍一下了事。既使是在教
會服事的同工裏，有多少人明確地知道，一個聖徒對待以色列的態度，就是對待那位選
召以色列的上帝的態度？！（在去以色列之前，我也是一樣，甚至更糟糕） 
在衆多的聽衆裏，只有一個人問我：“我們該為以色列做些什麽？” 
 
聽説，我們華人教會已經對以色列盡了應有的責任。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已經開始呼
籲組織人們去以色列，參加在當地舉辦的各種特會，禱告會，舉辦聖地旅遊，甚至在以
色列建立禱告中心…爲此應當讚美我們的神，本人也親身參與經歷了此類活動。藉著禱
告，為以色列人求平安，這是神的旨意。但僅此而已，心裏面縂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不
平安，縂有一種遠水止渴，隔岸觀火的感覺。如果當初保羅，戴德生他們也是僅此而已，



我們今天能得救嗎？ 
 
聽説，我們可以引經據典：“……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羅 11:25-26） 似乎我們應該先向阿拉伯人傳福音，然後再…似乎我們應該再等一
下，直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數目添滿了。 
如果我們就如此這般等下去，既便是外邦人得救的數目真的添滿了，以色列全家真的就
能得救嗎？難道我們真的不知道，榮耀的君王要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
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 2:10） 
 “先是猶太人，後是…”這難道不是主的命定嗎？可是教會歷來所行的卻是，“先是…
後是猶太人。” 
到底應該是誰先誰后啊？！ 
當然，以色列全家得救，必須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這也是主的命定。但主並沒有
命定，必須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才開始向猶太人傳福音啊！ 
 
聽説，因著語言，文化，宗教，法律以及種族的差異，我們華人教會不太合適向以色列
人傳福音。説的白一點，華人教會對以色列宣教，跨度和難度很大，並且立竿見影的效
果不太明顯。本人沒有資格回答這些問題，但保羅，馬偕，馬禮遜，劍橋七傑，戴德生……
在他們那裏，一定有一個明確的答案。而實際上，我們華人教會之所以在，不正是這個
明確的答案嗎？ 
華人教會向以色列人傳福音必然會面臨許多具體困難；知難而進，還是知難而退不是智
慧問題，不是聰明問題，而是使命問題。更何況，我們將要面對的所有問題，哪一樣不
是當初遠渡重洋，來到我們中間的外國宣教士們所經歷過的呢？ 
量力而行，視情而定的宣教能夠滿足天父的心意嗎？ 
“摸著石頭過河”或許能夠渡過淺水小河，但在黃河長江面前，靠著摸石頭的智慧，能夠
成就父神的旨意嗎？ 
 
聽説，以色列人得救的最佳方案，就是讓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傳福音。確實在近些年間，
有一些在國外重生得救的猶太人，隨著移民的潮流陸續回到了以色列，並在各地開始建
立教會，俗稱彌賽亞信徒教會。筆者有幸接觸並參加了其中三四家教會的崇拜。我的觀
察是，他們當中的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甚至許多是還不太會用希伯來語交流的近期
移民。其中有兩個教會，在聚會時所使用的語言竟然不是希伯來語！在傳統或自認爲是
正統的猶太人的眼裏，這些人是“另類”，甚至是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宗教和家庭裏的“叛
徒”。他們所遭受排斥，歧視，甚至逼迫是不言而喻的。 
在舉行最後晚餐的馬可樓裏，我遇見了一對新婚的猶太人，他們都是在美國讀書期間，
在重生基督教會裏（Re-born Christian Church）受洗歸主。我們交談了很久，當我向
他們詢問回國后的信仰生活時，他們臉色立時沉重下來，剛才彼此交談的歡樂氣氛一掃
而空。他們不願意多說什麽，只說，“請你現在就為我們禱告，我們需要力量！” 
 
如果我們再細心一點，對比考察一下近幾十年來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基督教教會（其中包
括天主教和東正教）佔總人口的比率，特別是在猶太人眼裏的猶太人基督徒佔總人口的
比率，我們就應該明白，佔人口大部份的傳統或正統的猶太人仍然拒絕傾聽這些“另類”



所發出的聲音。 
 
以色列人能否自己救自己，以及效果如何並不是問題所在。對於神的國度而言，許多事
不是能不能，而是該不該；不是只能這般，而是應該如此。 
我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在上帝面前，任何一個人的得救，都不可能是自救，只能是他救。
任何一個民族的得救不也是如此嗎？從本樹上折下來的枝子，不需要經過嫁接，就能自
行接囘本樹，還有比這更美的事嗎？可能嗎？應該嗎？ 
宣教的接力賽是愛的接力賽，宣教的傳遞也是愛的傳遞。這難道不是宣教的真正的意義
嗎？ 
 
問題並不是以色列人能否自己救自己，問題是我們這些得救的枝子們，有沒有去愛他們
這些舊枝子，如同當初他們愛我們一樣？ 
 
夏天近了嗎？ 
幾千年猶太人封閉的心門漸漸啓開了，堅硬的心土開始鬆動了。我仿佛聽到從那裏的人
群中，從那片土地的深處，向全世界發出一聲長嘆：有誰願意來這裡撒種？有誰願意來
這裡耕耘？有誰願意來這裡收割呢？又有誰願意把我們重新在接回到“本樹”上呢？ 
 
當主耶穌形容末日到來，人子降臨，神囯顯明時，設了個比喻，對門徒說：“你們看無
花果樹、和各樣的樹．他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路 21:30） 
或許我們無法斷定什麽時候是 “夏天近了”，但夏天到來之前，是冬天和春天。深入了解
一下以色列的今天，就可知道，冬天已經過去了。春意雖然尚未盎然，卻已四處可聞可
見。若是失去了春種和春耕的時機，既使夏天到了，主人去收穫什麽？農夫把這個季節
的生活叫做“春忙”。一年之計始於春，這是他們最忙的時候。 
以色列的春天到了，我們忙了嗎？ 
 
神的雲柱和火柱 
 當初傳福音的征程是由耶路撒冷起步的（…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 
4:22），如今物換星移，藉著福音所發出的真光，已經在這個黑暗的世界上幾乎繞行了
一整圈。傳好消息的大軍已經可以隔着中亞，與大使命的終點站遙遙相望。這是用宣教
士的生命與鮮血所建造的一座福音橋，一座既將成就尚未完工的福音橋。在這個歷史的
關鍵時刻，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的領袖們是否應該思考一下：在這個全世界的福音版
圖上，缺少了點什麽？ 
 世界上任何一位橋梁建築工程師，都不會只顧建造橋梁的一端，直等到橋梁建到了
彼岸，再去建造彼岸的橋頭堡。這次以色列之行，我有一個深深地感受：在那裏缺少一
個能夠迎接並承受宣教大軍到來的橋頭堡。 
 云柱和火柱曾是神的百姓大軍進退與否的旗幟，今天站在世界福音版圖面前的華人
教會的領袖們，能說看不見神的云柱火柱如今在哪裏嗎？ 
 在歷史的長河中，上帝再次把祂的選民帶到曠野的邊緣，隔岸就是比迦南美地更美
的應許。 
歷史不能重演，歷史不再重演；因為有一隻手帶著父愛伸向他們，緊緊抓住他們不放，



直到彼岸。這隻手若不是華人教會的，就必然是別人的！ 
今天以色列人的十字路口，不也是我們的嗎？。 
 
宣教的中國
華人向華人傳福音的愛心已經顯明；無論天涯海角，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人來傳福
音。我們很注重向本家本族本國人傳講福音，這是應該的，也是我們華人教會宣教的第
一步；沒有人會對此有什麽質疑和異議。幾乎從華人本土教會被堅固的那天起，我們就
沒有停止過向世界各地的華人傳講福音，這其中我們走過多少路，灑下多少汗，揮下多
少淚，流出多少血，只有愛主的華人教會和那位愛我們華人教會的主知道；這其中有多
少可歌可泣殉道者和宣教士，看看遍佈全世界各個角落的華人教會就知道了。若是沒有
香港，臺灣的華人教會真心地付出，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能有今天的局面
嗎？我相信在這一點上，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的教會能夠與我們華
人教會相比較，甚至相接近。在主面前，這是我們華人教會的榮耀！這不等于我們已經
做夠了，我們還應繼續這樣做。 
“近水樓臺先得月”，這是自然而然，自然使然，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要想真正地“得月”，
僅靠“近水樓臺”，能行嗎？我們華人教會在宣教上是否應該有另外一種心志呢？ 
有時候，我們的宣教多多少少讓我聯想到，亞伯蘭對上帝的呼召最初的回應：離開了本
地，卻沒有離開父家，也沒有離開本族。 
在主導意識上，我們有沒有把本地的總會設在異地的植堂等同于宣教了呢？ 
在宣教歷史上，又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的教會是如此這般地宣教呢？ 
在宣教定義上，爲什麽我們與他們的領受和註釋似乎縂有一點點不一樣呢？ 
 
這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歌： 
“有一種愛像那夏蟲又常鳴，春蠶吐絲吐不盡…邁開大步，向耶路撒冷…我帶著異象向
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最讓我感動得是最後一句：“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而不僅僅是每個角落的中國人。 
 
 古今中外，宣教士的鮮血是教會的种籽。 
如今已經頗具格局的華人教會難道不是藉著那些異族異邦異國的宣教士們，用自己的鮮
血和生命栽種耕耘，成長壯大的嗎？ 
曾何幾時，有一位外國人說： 
“我若有千磅英金，我願中國如數支取。 
我若有千條生命，我願意都獻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 
有誰知道，同樣是這位戴德生，每年都將所收到的第一筆向中國宣教的捐款，如數轉贈
給當時專向以色列人傳福音的差會？！當有人問他爲什麽這樣做，他回答“先是猶太
人，後是希臘人。（羅 2:10） 
戴德生弟兄把握住了天國的脈搏，摸着了天父的心跳。 
 
中國的戴德生在哪裏？ 
等待何時，中國人說：“我們有千萬生命，我們願意都獻給猶太人，阿拉伯人…… 不，
不是猶太人，不是阿拉伯人，乃是基督。” 



 
或許我過於激進了，但我還是認爲只有聽到這樣的宣告—“把福音傳囘耶路撒冷”，華人
教會宣教的號角才算是真正的吹響，宣教的接力棒才算是真正地交在中國人的手裏，“宣
教的中國”才算是名副其實了。 
這難道不是宣教的本意嗎？ 
  
昨天，今天 
在教會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是在沒有外國外
邦的宣教士首先艱苦播種耕耘的情況下，自覺自願地得著了福音。歐洲人不是如此，美
洲人不是如此，非洲人不是如此，我們亞洲人也不是如此。爲什麽唯獨在主耶穌基督的
故鄉，拯救人類福音的起點卻聼不到來自外邦外國的宣教的號角呢？ 
 
若是沒有神特別選召以使徒保羅為代表的宣教士向外邦人傳福音，歐洲人能得救嗎？我
們中國人能嗎？ 
固守本家本族的耶路撒冷教會無法承受廣傳福音的大使命。 
歸根結底，大使命是我們主耶穌基督對普世教會所發出的，不是有英國特色的，美國特
色的，或者中國特色的大使命。 
 
如果我們也同樣固守著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宣教模式，有沒有可能我們執意所做的越
多，而在主的眼裏，我們虧損的越多呢？有沒有可能我們越是滿足於已經所收穫的，而
在主的眼裏，我們的虧欠越大呢？有沒有可能我們已經抓在自己手裏的富足，反成了我
們在主面前的貧窮了呢？ 
 
差遣宣教士到異國異邦去，使福音傳遍地極，這難道不是上帝的美意嗎？ 
 藉外邦的宣教士使本國的靈魂得救，再藉著本國的宣教士使其他外邦的靈魂得救。
這並不是偶然形成的歷史格局，而是至愛的父神所預定的旨意。 
 在神和屬神的人的眼裏，歷史沒有偶然。 
 宣教的接力賽不就是這樣一棒又一棒傳到我們中國人的手裏了嗎？ 
  
都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都說，傳福音的接力棒交在了華人教會的手裏。 
 都說，我們是一個宣教的中國。 
 我們確實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 
 然而---- 
至今爲止，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指著中國人說：我們的得救是因著他們？！ 
現在，我們可以對上帝說，我們是一個宣教的中國了嗎？ 
 
過去，我們常禱告的是：願上帝賜福中國人。 
今天，我們要禱告的是：願上帝使用中國人。 
當初，猶太人的教會聽到了來自馬其頓的呼聲，開始了由東向西的長征。 
如今，華人教會有沒有聽到耶路撒冷的呼聲，承接向終點衝刺的使命呢？ 



我們常常聽到的是：要為以色列禱告，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而常常感動我的是：要為中國人禱告，要為華人教會及其領袖們禱告。求神賜下合一的
領受，合一的看見，合一的宣教。 
 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若是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願意將自己的故鄉托付在華人教會
的心裏，那將是一份多麽獨特而又尊貴的榮耀啊！ 
 願大使命的最後幾個腳印是屬於我們中國人的！ 
 
中國人去以色列，應該有不一樣的使命！ 
 
王 正弟兄 
05/25/2007 
於洛杉磯 
wangzheng7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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